话 说 老 爸

陈  竞（初一）
大家大概和我遇到过同样的经历，小时候，到家里做客的大人们总是会逗我：“乖乖，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我总是很聪明地说：“两个都喜欢！”

在我的童年里，爸爸像自己家的匆匆过客一般早出晚归，俩父女一天到晚没多少时间瞧上一眼，为了工作日理万机，让我心头热的话语少之又少。因此那时脑海里父亲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

传说中的老爸，不会做饭（至少是不善做饭），每面临母亲因公务缠身不能回家需要他上场摆弄油盐酱醋的遭遇时，一贯作风是将我带到楼下的小饭店好饭好菜解决。小饭店方便实惠又口味极佳，只是闻不到父亲的气息。老爸无奈，手里给饭店老板递去的饭钱，也无奈。

可我爸，是个成功的教育家。一言一行也在女儿年幼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早在我刚刚拥有记忆力的岁月，他就在我的心上烫下一个烙印，说来有点岳母（岳飞的母亲）给儿背刻上“精忠报国”的意味——他向懵懂的我娓娓道来我名字的来由——是父母对女儿未来信心的表现和培育女儿成巾帼的坚决。在成长的点滴里我却隐隐对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意识与认知，那便是，“立”于“兄”长之上。

而他在我瞳孔中的身影逐渐高大的时候，便是当我的童稚无意间犯错时。至今说来我也相当敬佩老爸。他的神奇在于每次我犯错时糊涂得半句好言听不进，而且怒火和委屈还浑浊地在心头燃烧着，为自个找的借口和理由翻腾得势不可挡。可当老爸说完走开，留下冷静让我独自好好想想，我便懂了。尽管在那时还是似懂非懂，可终究是领会到了老爸意见的中肯。更大的收获不是改正错误的本身，而是本质，那时我意念里有一个概念已经构成了轮廓，它的名字就叫“换位思考”。

我是个孩子。有句话说，孩子还小，对他们，家只是父母所在的地方。而有母亲的地方，不仅仅是衣食无忧，在我眼里，母亲是温柔的，更是温暖的，依恋她让我无所畏惧。因此童年时代的我，没有意识到父爱相对母爱的深沉和隐忍。那些指导我成长的只语片言所发挥的作用，是在离家在外学习、遭遇困难而需自己克服的时候，蓦地浮出意志力的水面。

离家了，想家了。有次给表姐打电话，诉说思念。她提起了暑假里无意睹见的一幕：晚上爸爸下班回家时到我房里看我睡了没，望见我甜美的睡态，还有露出的浑圆的肚皮，他走上前将被子往上拉扯，严实地将我的身体盖住……

于是我就莫名地感动了。因这感动甚至就成了一篇深情的文字。

于是母亲“不服”了：“我经常和你盖被子都没成你笔下的主题，爸爸就盖一次你怎么就这么夸他了？？”

住校生活我适应得很快，尽管第一周过得相当艰难，可依然狠了狠心，一个电话都没打回家，那时的周五被命名为期待，可因为过着寄宿生活的缘故，在家中停留的时间还是不长，周日下午必须从浏阳到长沙赶晚自习。渐渐习惯了，父女间的话也少了。有次，我照旧周末回家，那天轮流到另一位师傅开车送我们，师傅出发去长沙前在城内的一个地方停下来了，师傅的车窗被摇了下来，窗外露出爸爸的脸。“哦？”我看到他，惊讶了一下。然后他很亲切地和我打招呼：“Hi,Sally！”我只是稍稍点头答应了一下。没再说什么。无意间也没再看见车窗外爸爸失落的脸。

次周再回到家里，爸爸才向我敞开心扉谈了这事。是的，他很失落。因为我没有给他回应。他感到遭受了女儿的冷落。“我很希望那时你能热情地跟我打声招呼，叫声‘爸爸’！”

在歉意的同时，我也在惊叹着，原来，爸爸，可以对细节如此敏感。

后来学习遭受压力，期末考的前一周回家，爸爸带我围绕着美丽的浏阳河畔散步，步行桥，观光桥，一路漫步无形中又给了我平和应考的心态。这个交流真愉快。我想。

暑假与家人快乐地朝夕相处。爸妈间也偶尔闹起不愉快，后来爸爸又一次以行动打动了我们，他亲自下厨，而且一段日子后，我眼里对锅瓢冷淡生疏的他竟也在与他格格不入的厨房将油盐酱醋玩得炉火纯青！妈妈很“勉强”地说：“还可以。”而我，诚实而折服地说：“太令人惊讶了！！”

我的爸爸，他教5岁的我说普通话，在12岁以后用英语与我交流，带我到小河里学游泳，到机场接送老外，领我外出旅游走遍中国东南西北……

期末时，老爸带我去看了现场古典音乐会。停车场离田汉大剧院很远，两人都忘带伞，于是一个掀起帽子，一个用皮包遮挡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呼呼的风雨中仓促奔跑着，水花四溅，我甚至在大声地笑着我们的狼狈，但是毫不介意，跟老爸在一起，干什么都痛快。

终于在温暖宽阔的大厅里坐下，古典音乐昂然而起……抑扬顿挫间，我靠在他肩头说：“爸爸，没有了你，我的世界会失去色彩。”我说得很自然，因为这是真实的表达。

在考场作文里常有的话题是：“____​___，我想对你说”。尽管至今为止，父亲还未成为我的命题，可我知道，生活绝不限于一场命题作文，还将有更多的人事物跃然纸上，于是这篇文字，便成了我诉说的机会——

爸爸，我想对你说，有你的生活真好。

